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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勤，不索

何获。”劳动，是人类

生存与发展的根基，

它不仅为生活带来了

物质保障，更赋予了

人间浓浓的烟火气，

让 生 活 变 得 有 滋 有

味、丰富多彩。

劳动的美，美在

传统传承内。在古老

的街巷中，手艺人坚

守 着 传 承 千 年 的 技

艺。铁匠铺里，铁匠

挥舞着铁锤，火星四

溅，打造出一件件实

用的工具；木雕师傅

精心雕琢着木材，赋

予它们栩栩如生的生

命；刺绣女工用纤细

的针和五彩的线，绣

出 一 幅 幅 精 美 的 图

案。他们的劳动，不

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

承，更是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

劳动的美，美在

坚守执着中。北魏贾

思勰在《齐民要术》中

记载：“耕而不劳，不

如作暴。”道出了农业

劳动的真谛。这种执

着穿越千年，在今天

化作了塞罕坝林场三

代人的绿色坚守，化

作了高铁建设者跨越

天堑的攻坚克难。唐

代诗人李绅笔下“锄

禾日当午”的艰辛，与

当代深海探测器操控

员连续作业的身影，

在时空的两端遥相呼

应。这种坚守，是劳

动者对职业的敬畏，

更是对生命的礼赞。

劳动的美，美在

创新发展里。“工欲善

其事，必先利其器”，

从青铜器到蒸汽机，

从 算 盘 到 量 子 计 算

机，工具的革新始终

推动着文明的跃进。

在实验室里，科研人

员彻夜调试的数据曲

线；在工厂中，技术工

人反复打磨的精密零

件；在农田间，新型农

民 操 控 的 无 人 机 群

——这些场景共同勾

勒出当代劳动的全新

图景。正如古人云：

“苟日新，日日新，又

日新”，今天的劳动者

正以创新为笔，在科

技蓝图上描绘着未来

的轮廓。

劳动的美，美在

柴米油盐间。天刚蒙

蒙亮，早点摊的老板

就忙碌起来，揉面、擀

皮、包馅、蒸煮，熟练

地制作着各种早点。

菜市场里，菜农们精

心摆放着刚采摘的新

鲜蔬菜，带着清晨的

露珠和泥土的芬芳。

还有那些穿梭在城市

大 街 小 巷 的 外 卖 骑

手，他们争分夺秒地

将一份份美食送到顾

客手中……这些平凡

劳动者的付出，构成

了生活中最真实、最

温暖的烟火气，让我

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与惬意。

劳动，是生活的

底色，是烟火气的源

泉。每一位劳动者都

是生活的主角。我们

不必刻意歌颂劳动，

因为它的美早已融入

生活的肌理。

春天走向深处，乡村大地逐渐

沸腾。花朵怒放成灾，柔风中飘散

着醉人的酒香，阳光下，每个人的脸

上绽开出晨曦的红。

父母挽起裤管，在摊开的水田

里撒下希望的谷种，一粒粒诱惑着

闪过的雀鸟，它们欢叫，却不敢轻

易啄一口氤氲在农人心坎上的希

望。它们像极了另一边的它们，一

群扑腾着翅膀的鸭子。翅膀拍打

水面激起的浪花，晶莹剔透地跳跃

一地，那是暖阳下最欢快的写照。

它们和它们就这样默契地让这个季

节变得喧嚣。

依偎在老屋身边摇曳的柳枝，

能治愈人们浑身疲惫。无忧无虑地

荡漾在门前小溪旁，像天真活泼的

孩子，用平和的节奏带出一曲乡间

小调，轻快舒缓，和美悠扬。青石板

铺就的巷子，留下了祖祖辈辈踏过

的印记，不知多少人从这里走出村

庄，亦不知多少人从这里返回村庄，

只觉得青苔逐年增加，留在村庄的

人口在减少，像一部小说到一篇散

文，最后就成了一首诗歌。村庄变

得愈来愈富有诗意。

好在时光从来没有偏袒大地万

物，一切都恰到好处。老巷子像一

根藤蔓，延伸出去的开了花，留在庄

内的也结了果。土地不缺耕耘的

人，总有那么些带着情怀的人接过

父辈的家什，过上了晨夕相伴、星月

相守的生活，用勤劳的双手描绘出

田园里绚丽和美的色彩，恰如这万

紫千红的春天。

这样的季节，一抹暖阳、一场

雨、一阵风都会给乡村生活带来无

限爱意。大地感恩大自然馈赠的阳

光雨露，看身披绿纱的田野和万紫

千红的山岗，蜂蝶翩跹在轻柔且芬

芳四溢的气息里，恬淡而祥和的乡

村就成了一幅美丽绝伦的画。油菜

花开、桃李争妍，扮靓了乡村的容

颜，点缀了淳朴的生活。

□□ 谢春芳梦回儿时月
月色如水，静静地洒在窗前，斑

驳的光影在心底勾勒出儿时的模

样。那是与外婆一同生活在古镇的

岁月，每一寸光阴都如诗如画，珍藏

在记忆的深处。

儿时的古镇，青石板路蜿蜒曲

折，宛如一条沉睡的龙，串联起家家

户户。路的两旁，是错落有致的老

屋，斑驳的墙面爬满了岁月的痕迹，

仿佛在静静诉说着往昔的故事。屋

檐下，挂着一串串红灯笼，在微风中

轻轻摇曳，为宁静的古镇增添了几分

灵动的气息。

外婆的家，是一座典型的江南小

院。一进院子，便能看到一棵古老的

桂花树，秋天，金黄的桂花在枝头绽

放，散发着浓郁的香气，弥漫在整个

小院里。树下，有一方小小的石桌和

几把石凳，那是我和外婆夏日乘凉、

闲聊的地方。每到夜晚，月色洒在桂

树上，树下便铺上了一层银白的地

毯，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的世界。

外婆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她总

是穿着一件淡雅的布衣衫，脸上带着

温和的笑容。每天傍晚，外婆总会牵

着我的小手，漫步在古镇的小巷里。

夏天，小巷里的墙壁上爬着牵牛花，

五颜六色的花朵在微风中轻轻晃动，

仿佛在向我们招手。

夜晚，我和外婆坐在院子里的石

凳上，仰望着星空。外婆指着天上的

星星，给我讲述着牛郎织女的故事，

传说在月光下弥漫开来，让我沉浸其

中。我望着夜空，寻找着星星，仿佛

想要找到那对相爱的恋人。

在古镇的时光里，外婆教我做过

很多的事。她会教我编草帽，她的双

手灵巧而娴熟，一根根草绳在她的手

中飞舞，不一会儿，一顶漂亮的草帽

就编好了。我依葫芦画瓢，却总是编

得歪歪扭扭，外婆则会笑着手把手教

我，耐心地纠正我的动作。她还会教

我做香包，拿出一块花布，剪成各种

形状，然后一针一线地缝制起来，里

面装上各种香料。我也会笨手笨脚

地跟着学，当一个个香包在我手中诞

生时，心中满是喜悦。

除了这些，小镇的生活还有许多

乐趣。闲暇时，我会和小伙伴们一起

在古镇的小溪边嬉戏。清澈的溪水潺

潺流淌，水底的沙石和小鱼清晰可

见。我们会在溪边寻找小石子，比谁

找得更多、更漂亮。有时候，我们还会

在水中捉小鱼，看着那些在手中游动

的小鱼，心里充满了成就感。

■■ 季川

劳动者速写
（组诗）

阵阵清风，缕缕阳光，把我带到

南渡江畔。

这里是澄迈县与定安县交界的

江段。很原始，岸沿是皑皑白沙，岸

边是碧绿野草灌木。再上去，是一片

野生竹林。从野生竹林上去，才是大

片农田。农田里，种着毛瓜、豇豆、水

稻。时值早造插秧收尾时节，频见农

妇在自家水田里投插秧苗，一个个都

是黧黑的皮肤。

这黑皮肤，据说与这里特殊的江

风和日照有关。我油然忆起 20世纪

80年代中期，我们几十名在党校读书

的同学中，就有一位来自这里的金安

农场，入学前是农场办公室副主任。

这位同学也是黑黑的皮肤，毫不夸张

地说，在我们全班同学中，他是最黑

的。有同学称他“老黑”。

老黑的“办公室”多在田野，很少

在室内。他除了黑黑的皮肤、高高的

个头外，性格沉默寡言，不甚引人注

意。只有一次在搞卫生大扫除劳动

中，他挥锄的一招一式引起大家的注

意。那是真正的干净利落，锄起，汗

落，藤断，草除。杂草和野藤被他锄断

后，还聚成一堆一堆，方便收集装筐。

当即有同学赞叹：此人是干出来的。

同学们也开始佩服老黑了。

沿江边的沙滩走着，双脚踩沙如

踩棉花般松软。江水清净碧蓝，不时

有鱼儿跃出水面，小小的涟漪又牵引

出我大脑的回忆波澜。

海南建省时，我调入筹办的海口

晚报社。一天，接到一封厚厚的稿

信，打开一看，正是金安农场这位老

黑寄来的。先看信，惊喜老同学毕业

后已连升两级，位至农场党委副书记

了。同时高兴的是他随信写来了一

份新闻“礼物”，一则划时代颇具历史

意义的新闻故事：一位被国民党抓壮

丁到台湾的老兵，在离开家乡离开妻

子 38年后，终于克服重重艰难险阻，

寻路来到金安农场。当年的壮夫少

妇时下都成了年逾花甲的老人，双方

相见相抱哭成泪人。我看完草稿不

知不觉眼角也湿润了。经过补充采

访，我们合作的特写稿，终于赶上海

口晚报创刊号发表。由于是海南媒

体公开报道的第一例，据说当时很多

读者看后也哭了。

老黑很能干，德才双优，很快又

被提拔为党委书记了。他文武兼备，

笔头与锄头一样过硬。渐渐地，我见

他在公开报刊上独立发表文章了。

发在报纸上的，多是人物通讯和工作

通讯；发在杂志上的，多是工作研究

和工作论文。他的通讯突出了形象

思维，他的论文突出了逻辑思维，句

与句之间，段与段之间，讲究有机联

系不脱节，最终形成一条主线，回应

标题或主题。正因为他有较好的文

字基础，在一些单位办新闻培训班邀

请我时，我也邀他一起去讲课。他的

讲课内容很接地气，特别是到龙江、

卫星、珠碧江等国营农场授课时，都

深受欢迎，收到很好效果。

停车后，我们一行人走了一段江

畔沙滩，来到昔日的旧木桥边。眼下

位置的旧木桥已无影无踪。据说，老

黑也在 20世纪末回潮汕老家了。是

金子，总会发光。他回去后又从一个

地级市的政策研究室主任，做到了市

总工会主席。

有一年，我探亲到老黑所在的城

市，给他打了个电话，通了，但没人

接。我估计是正在开会不能接电话。

半个小时后，电话回拨给我，果然没猜

错。老黑派车来接我，见面就是那句

经典语：“我想死你了！”而后谈得最多

的是在海南的相识相知相交，特别是

我曾去金安农场看望他时，两人晚上

披着月光，散步两公里到南渡江边的

情景。

没多久，传来了他病逝的噩耗！

他是在刚退休下来时去世的。有人

来电给我：他长期带病工作，是积劳

成疾所致。也有人微信致我：可惜，

好人尚未得到好命就福运未享身先

亡了……

我这次专程到金安农场，回想起

距前一次来，已有 30多年，从场部到

南渡江边的那条小路，如今也只是存

在模糊的记忆里。停车后，找了家靠

近农场入口的住户问路，一位老人听

知是远方来客，很友好，特别是听我

提到老黑的姓名，就更亲切了。“他是

我们农场的党委书记呀，他是最后一

批回城的知识青年呀，他过去就住在

前面那栋楼呀。”这位老者一连三个

“呀”，并热情地用手指着前面的方向

对我们说。他还要请我们吃饭，并提

出要亲自带我们到江边走走。老者

姓陆。我深知，一位素不相识的老

人，他对我们的好，是源自对老书记

的好。

想起在过去搭建木桥的那处沙

滩上，我们两个爱学习的时代同龄

人，对于文学名著产生的思想碰撞。

那次我们一起评析了传统名著《红楼

梦》，对于有些观点，产生了激烈的争

论；那次还一起畅谈了名作《林海雪

原》，观点竟然出奇地一致，我们感叹

好作家曲波碰上了好编辑龙世辉，一

个是慧眼识珠，让金子发光，默默乐

为他人做“嫁衣”，一个是对战友情深

似海，用火热的心凝聚笔端，不写出

感动读者的作品誓不罢休……

那天晚上，我俩畅谈在江边沙滩

上，月光洒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仿

佛给江水披上一层银色的纱衣，美妙

极了。

谈多了，谈累了，两人仰天伸直

双手双腿，成“大”字形躺下，望苍穹，

数星星，赏月亮。那幅静谧的夜景，

让人忘却尘嚣烦恼，洗涤了一天的疲

惫焦躁。

我想，两个“大”字会被明亮的

月光记下的，月亮为我们作证：老黑

与我。

老黑姓何。

百家笔会
他派车来接我，见面

就是那句经典语：“我想死你

了！”而后谈得最多的是在海

南的相识相知相交，特别是我

曾去金安农场看他时，两人晚

上披着月光，散步两公里到南

渡江边的情景。

那时候的河面上，还是一片空空

荡荡，没有桥，只能看见飘忽不定的

白云和不时掠过的鸟群。沿岸临水

而居的人们想跨越这条河，全得靠

轮渡。

河，是淮水的一条支流，千百年

来一直这样默默流淌，滋养哺育着两

岸的土地。小镇就在河东，渡口就在

镇西。

站在渡口，隔河而眺，对岸便是

邻县的地界，这里的河面不过百余米

宽，河水由上游一路悠然南下，至此

水流益趋和缓，像顺滑油亮的绸缎。

天气晴好时，水面没有沆砀的雾气，

对岸的丘坡、草木、小路，甚至人们的

举手投足，都可以看得十分真切。

从距离上说，两地相去的确并不

算远，然而倘没有水上工具，则寸步

难行。一艘平板渡船，成了联系两岸

的唯一途径。这种渡船凭借着宽大

的甲板，不仅可以轻松载人，也能运

送货物、车辆等。

每天一大早，小小的渡口上就已

经人声鼎沸，聚满了准备过河的人。

男女老少们或挑着扁担，挎着篮子，或

拎着蛇皮袋，推着自行车，有的是到市

集上赶集的，有的是走亲戚回娘家的，

也有的是学生上学去的。大家一边等

船，一边聊天，这番热闹的场景常常惹

得不知是谁家带的鸡鸭大鹅也耐不住

性子，从袋子里钻出脑袋，七嘴八舌、

南腔北调地跟着瞎掺和。

等渡船缓缓靠岸停稳，踏板放

下，人们开始排着队依次登船。这时

候船工师傅也会在一旁和大家打着

招呼，帮忙往船上拿东西，时不时还

喊着“注意脚下”“年纪大的和妇女小

孩先上”之类的话，维持登船的秩序，

也确保大家的安全。

船上的设施通常十分简陋，为了

方便装运各种货物，甲板上一般是

不设置固定座椅的，只能自己找还

没堆放货物的地方站着。一些有经

验的会像现在乘火车买到站票那

样，随身带个小马扎，上船后可以坐

下来稍事歇息。

船工师傅会仔细地检查船体平

衡和乘载情况，没有问题后才会收

起踏板，发动机器。船只在“突突

突”的轰鸣声中缓缓驶离渡口，人们

也怀着对新的一天的无限期待，目

送一片土地渐行渐远，另一片土地

越来越近。

这种渡船的船速一般都不怎么

快，在河面上航行起来非常平稳。清

晨的微风捎带着湿润的水气迎面吹

来，船头鲜艳的红旗也随风猎猎招

展，令人神清气爽，心旌摇曳。放眼

四顾，河水环抱，竟油然生出一种置

身汀洲之感，视线所及处，似乎哪里

都是一幅美不胜收的乡野风光，短暂

的旅途也因此变得充满趣味。

一艘渡船一天里往往需要往返

来回十几趟甚至几十趟，有的时候即

便赶上天气变化也不停，仍然从早到

晚为乡亲们服务着。谁家夜里遇到

急事临时需要过河，只要打个电话，

船工师傅也一定会风雨无阻地驾船

及时赶到。

这样的渡口在整条河上曾经还

有好几处。岁月流转，时光荏苒，如

今交通愈加便利，河面上也架起了漂

亮的现代化桥梁，有些渡口逐渐废弃

停用，退出了历史舞台，唯独小镇上

的这一处却还在坚持，那条代表轮渡

的虚线也还在地图上延续着它的生

命轨迹。前段时间回去，看到原来的

旧船早已换新，开船的师傅也由老船

工变成了他的儿子。言谈间，年轻的

船工对眼前的一切满含深情，他说，

自己现在特别能理解父亲当初的想

法，只要还有一个乡亲需要，他就会

把轮渡继续运营下去。

小小的渡口，像一条乡情脉脉

的丝带，联系起平常日子里的点点

滴滴。

■■ 赖杨刚

亮起心灯

晚风过处，我的身子骨，是五

月热烈的城

那脸上的笑，如三角梅的绽

开

我的心，是工作一天之后

放松如公交车站的黄昏

随意，欢喜

花香轻飘，而烟尘不飞。你

那接我下班的样子

是

一条小小的溪，潺潺地，响着

清澈的虾温暖的鱼

蓦然看看自己，认真劳动过

的人

原来，那么美！

额头，肩背，腰部，手掌，甚至

腿和脚

有过汗珠子点灯。我的身

体，像极了灯火万家

你放眼望过来吧，笑意肯定

会全城阑珊

请别辜负爱和怜惜！请别急

着擦掉我的汗水

这是一盏盏心灯

咸涩的光芒，即使再微弱啊，

也只够

指路

我们，高高兴兴回家

汗珠子点灯，照亮这个人间

我们，一路看见:

亲朋好友，是

岁月配不上的牵挂、等候和

迎接

清洁工

向每一个有朝阳的清晨致敬

向马路上正在打扫卫生的

每个勤勤恳恳的黄马甲致敬

向他们手握的每个扫把致敬

向扫把后面跟随的洒水车致敬

向清洁工的汗水、疲惫致敬吧！

向宽敞、整洁的城市面庞致敬

吧！

电焊工

像人与人之间相处一样

时间久了，难免就会有裂痕了

即使一块钢铁与另一块钢铁

即使一块塑料与另一块塑料

也会需要淬火，也会需要焊接

像一段珍贵的感情一样

真金永远不怕火炼

哪怕是高温，哪怕是高压

也要将情绪慢慢平复，最后

才能融为一体，还原初心

如此，电焊工确实功不可没

井下工人

掘进工、台车工、喷浆工

出矿工、运矿工、维修工、信号

工

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井下工人

粉尘、一氧化碳、氮氧化物来了

高温、高湿、阴暗的环境来了

外伤、窒息、职业病的袭扰来了

一截又一截的光阴在地下行走

他们留下了汗水、脚印、信心

一车又一车的原矿被顺利挖出

他们搬运着时光、无悔、热爱

光阴故事乡村韵味


